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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亚能源地缘配置与国家安全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地区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枢纽
地段，是世界战略能矿资源富集区，是我国关键战略能矿资源安全保障的战略基地之一。中亚地区同中国有着十分紧
密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联系。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研究中亚战略能矿资源的地缘配置格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对确保我国的资源安全、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确保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20世纪
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就将中亚地区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和“心脏地带”，并指出：“谁能控制中亚就能控制
欧亚大陆，谁能控制欧亚大陆就能控制全世界”。由于中亚地区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能源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加
之民族与种族矛盾突出，使得中亚地区成了世界超级大国和利益集团争夺及政治博弈的重点地区之一。基于此，中国
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课题（XDA20040400）和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
项目“‘一带一路’地区地缘环境系统演化模拟研究”（ZDRW-ZS-2016-6）共同资助开展了中亚地区的系统研究。目
前，这两个课题已经产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并通过《中国科学院院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能源地缘配置与国
家安全”专题集中展示。
本专题从满足国家能源安全战略需求的高度，科学分析了中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铀矿三大战略能源资源的
地缘配置格局，分析了外部扰动要素对中亚地区油、气、铀资源开发的影响、开发风险和对中国的保障程度、保障风
险，提出了中国与中亚战略能矿资源合作开发的技术模式、合作路径与对策建议。通过对中亚地区关键能矿资源地缘
配置格局的科学研究，摸清中亚地区关键战略能矿资源“家底”，增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国际影响力；通过解析关键
地缘战略节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带动与关键支撑作用，推动中亚地区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枢
纽，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决策依据。本专题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方创琳指导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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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能源合作开发
对我国能源安全的
保障风险及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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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枢纽地段、世界战略能源富集区和超级大国争夺及政治博弈的重
点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战略能源优先保障的最近基地。中亚战略能源（石油、天然气和天然铀）开发利用表现为储
量大、产量小、出口量大、自消量小的“两大两小”特点，这些能源的合作开发利用对中国的保障程度有大有小。
研究表明，预计到 2030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天然铀的对外依存度将分别高达 80%、55% 和 70%，而同期中亚地区
石油、天然气和天然铀出口对中国的保障程度分别为 7.9%、40.7% 和 65% 左右。受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政策、法
律、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中国与中亚地区合作开发利用战略能源面临的法律、经济、社会、政治、基础设施
风险不可低估。其中，法律风险属于高风险，经济风险属于较高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属于一般风险。中国与
中亚合作开发战略能源一定要时刻防范风险，从化解风险、增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角度，明确政府角色，保证政策
沟通，建立副总理级战略能源开发协调委员会；发挥地缘区位优势，设立中国-中亚能源自由贸易区；完善基础设
施，实现互联互通，加强中亚能源开发战略运输通道建设；建立能源战略储备制度，建立国家战略能源联合储备体
系；加强人文合作，促进民心相通，降低战略能源合作风险。
关键词 战略能源，保障程度，保障风险，防控对策，中亚地区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8.06.003

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

的 0.44%；贸易总额 1 859 亿美元，占全球的 0.47%。中亚

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5 个国家，2016 年中

地区人口与主要经济社会指标虽然占全球的比重很低，但

亚地区总面积 400 万平方公里，占全球的 2.98% ；总人

与我国毗邻，地缘区位优势独特，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

口 6 747 万，占全球的 0.88%；GDP 4 000 亿美元，占全球

我国战略能源优先保障的最近基地。中亚地区是“丝绸之

*通讯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XDA20040400），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ZDRW-ZS-2016-6-2）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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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枢纽地段、世界战略能源富集区和

（ 3 ）从出口量分析。 中亚地区工业化程度低，能

超级大国争夺及政治博弈的重点地区之一。因此，从保障

源消耗量小，对战略能源产品自消量小，大部分用于出

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定量分析中亚地区石油、天然

口。其中：石油自消量少，出口量高达 8 970 万吨，占产

气和天然铀三大战略能源“家底”、合作开发利用“实

量的 90% ；天然气自消量较大为 943 亿立方米，出口量

情”，以及对我国的保障程度和保障风险，提出相应的风

占 43.7%；中亚地区目前无核电站，生产的天然铀全部出

险控制策略和保障对策，对就近优先确保我国石油、天然

口，出口率高达 100%，我国是中亚天然铀最大的进口国。

气和核电安全等国家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 中亚地区战略能源合作开发对我国能源安

1 中亚地区战略能源储量及开发利用特点

全的保障程度分析

中亚战略能源（石油、天然气和天然铀）储备及开

中亚地区三大战略能源开发利用对中国的保障程度

发利用表现为“两大两小”的突出特点，即：储量大，

各不相同，其中：到 2030 年中亚地区石油出口对中国

产量小，出口量大，自消量小（表 1）。

石油安全的保障程度不容乐观，保障程度只有 7.9% ；

（ 1 ）从储量分析。 中亚战略能源储备量较大。据

中亚地区天然气出口对中国天然气安全的保障程度较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统计，2016 年中亚地区石油探

高，保障程度可达到 40.7% ；中亚地区天然铀出口对中

明储量 42.63 亿吨，占全球的 1.8% ，高度集中在哈萨克

国核电安全的保障程度最高，保障程度可高达 65% 以上

斯坦（占 96%）[1]；天然气探明储量 11.76 万亿立方米，

（表 2）。

占全球的 6.3%，高度集中在土库曼斯坦（占 64%）；天

2.1 中亚地区石油出口对中国石油安全的保障程度不容

然铀探明储量高达 150 万吨，占全球的 15.3%，高度集中
在哈萨克斯坦（占 85%）

[2-4]

乐观，到 2030 年保障度只有 7.9%

。据哈萨克斯坦地矿部门统

2 0 1 6 年我国石油产量为 1 . 9 9 亿吨，石油进口量

计，其天然铀资源总储量（包括确定储量与预测储量）

达 3.81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石油

为 150 万吨，已探明天然铀储量占世界总量 19%[5]。

对外依存度高达 65.7% 。据国际能源署 2010 年预测，

（ 2 ）从生产量分析。 中亚战略能源开发利用量总

到 2020 年和 2030 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分别达到 4.5 亿

体较少。其中： 2016 年石油产量 9 770 万吨，仅占全球

吨和 5.7 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 72% 和 81% ；

的 2.5%，高度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占 84%）；天然气产

同期中亚地区石油产量分别为 1.47 亿吨和 2 亿吨，出口

量为 1 495 亿立方米，仅占全球的 4.21%，高度集中在土

量分别为 1.2 亿吨和 1.5 亿吨。考虑到美国、俄罗斯等

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共占 86.7%）；而天然铀

国家也从中亚地区进口石油，按照中亚向中国出口石油

产量虽只有 26 979 吨，却占全球的 43.5%，高度集中在哈

量 2030 年最大 30% 的比例来估算中亚对中国石油进口

萨克斯坦（占 91.1%）。

的保障程度，到 2030 年中亚地区石油出口给中国的最大
表 1 2016 年中亚战略能源储量及开发利用现状统计表
开采量

自消量

石油（亿吨）

42.63

0.977

0.08

0.897

0.0337

3.76

0.88

117 558

1 495

943

643

341

53.03

47.2

150

2.6979

0

2.6979

1.7197

63.74

51.3

天然铀（万吨）

对中国出口量

对中国进口量的
保障程度（%）

探明储量

天然气（亿立方米）

出口量

对中国出口量占总出
口量的比重（%）

战略能源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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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亚战略能源开发利用前景及对中国进口量的保障程度预测表

指标
开采量
出口量

对中国的出口量
出口量对中国的
保障程度（%）

2016年
实际

石油资源（万吨）

2020年
预测

2025年
预测

2030年
预测

2016年
实际

天然气资源（亿立方米）
2020年
预测

2025年
预测

2030年
预测

2016年
实际

天然铀资源（万吨）
2020年
预测

2025年
预测

2030年
预测

9 770

14 700

16 500

20 000

1 495

2 502

2 674

3 206

2.69

2.8

2.9

3.0

8 790

12 000

13 000

15 000

653

1 605

1 644

2 050

2.69

2.8

2.9

3.0

336.9

1 500

3 500

4 500

341

850

950

1 100

1.38

0.5

0.9

1

0.88

3.52

6.65

7.89

47.2

53.12

45.23

40.74

51.3

71.4

66.7

64.8

值也只有 4 500 万吨，对中国石油进口量的保障度也仅

然气进口的保障格局中仍将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战略地

为 7.9%。从目前中亚地区石油出口对中国的保障程度仅

位。

为 0.88%（337 万吨）来看，要达到保障程度30%的比例

2.3 中亚地区天然铀出口对中国核电安全的保障程度最

尚需要做出更大更多努力。总体判断，中亚地区石油出

高，到 2030 年保障度高达 65%

口对中国石油安全的保障程度不容乐观。因此，实施多

中亚地区天然铀资源非常丰富，产量位居世界

元化进口战略，优化石油进口的地区、品种和运输方式

前列，中国是中亚地区天然铀最大的进口国。预测

结构，依然是保障我国石油安全的长期战略目标。

到 2030 年和 2040 年，中国核电发电量将分别达 9 460 亿

2.2 中亚地区天然气出口对中国天然气安全的保障程度

千瓦时和 12 890 亿千瓦时。与此同时，中国对天然铀的

2016 年中国天然气产量为 1 384 亿立方米，消费量

1.6 万吨[11]①。根据新投产的核电站机组所需的初装料、

为 2 103 亿立方米，进口量为 723 亿立方米，天然气对外

运营的核电站机组所需的年换料以及基础储备等预

依存度为 34.4%。预计到 2020 年和 2030 年，我国天然气

测， 2030 年我国对天然铀的消费量将达 2.2 万— 2.5 万

产量分别有望突破 1 900 亿立方米和 2 300 亿立方米，同

吨。而据 2015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第 25 版铀资源红皮书

期天然气消费量将分别达到 3 500 亿立方米和 5 000 亿立

（《2014 年铀：资源、生产和需求》）预测，受国内铀

方米，对外依存度分别增至 45.71% 和 54% 。同期我国

资源探明储量及开采条件与产能所限，预测中国 2020 年

需要分别从国外进口天然气 1 600 亿立方米和 2 700 亿立

天然铀产量为0.387万吨，2030 年为 0.5万—0.6 万

方米。在我国进口的天然气中，预测从中亚地区进口的

吨，届时中国天然铀的自给率分别只有 26% 和 23% 。

在 2020 年和 2030 年将分别达到 850 亿立方米和 1 100 亿

到 2020 年中国天然铀的需求量将达到 1.1 万吨，因而需

立方米 [6-10] 。中亚地区天然气出口对中国的保障程度预

进口 0.713 万吨铀，对外依存度高达 65% ； 2030 年天然

计 2020 年达到 53.12%；到 2025 年随着从世界各国进口

铀需求量 2.4 万吨，需进口 1.85 万吨铀，对外依存度高

天然气量的增大，虽然进口总量在增加，保障程度却降

达 77.1%。确保中国核电安全的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建立中

低为 45.23% ；到 2030 年进一步降低为 40.74% 。届时中

亚核电原料基地。以储采比为基础，适当参照国际铀市场

国天然气进口的多元化趋势逐渐增强，但中亚在中国天

价格变化因素预测得知，2020 年中亚天然铀产量为 2.8 万

较高，到 2030 年保障度可达 40.7%

需求量也将从 2015 年的 0.8 万吨增加到 2020 年的 1.5 万—

①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唐文忠根据核电站机组初装料与年换料需求预测，2020 年中国新投产与在运营核电站对天然铀的总需求量为
11 500 吨（其中初装料 2 400 吨，年换料 9 100 吨），未考虑必要的安全储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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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对中国的出口量保守预计为 0.50 万—0.55 万吨，占

发、外部势力撑腰、国际利益集团干预、大国外交政策

中国同期天然铀进口量的 71.4%；2030 年有可能达到 3 万

不公、极端组织叠加等都加大了中亚战略能源开发合作

吨，对中国的出口量保守预计为 1.0 万—1.2 万吨，占中国

的政治风险。

同期天然铀进口量的 54.1%—64.8%，这无疑将大大提高

从经济风险分析，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

中国天然铀进口的保障程度。

现负增长，经济发展的外部依赖十分严重，基础设施老

3 中亚战略能源合作开发对我国能源安全的

化，能源价格、利率、汇率波动巨大，潜在的折算风

保障风险评估

险、交易风险和经营风险加大。
从法律风险分析，中亚国家法律法规多变，矿业权

中亚战略能源的开发利用与合作受到政治、经

设置归国家直接管辖，“国家含量”、环保要求、税费

济、政策、法律、社会文化等外部扰动因素的综合影

增加、税收负重多变、东道国对经营的干预程度加大等

响

[12,13]

估

[14]

，由此带来的法律、经济、政治、社会风险不可低

加剧了政策法律风险。

。本文按照敏感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可测性原则

从社会风险分析，中亚各国民族成分复杂，民族

和全面性原则，建立中亚战略能源开发投资风险评估指

中心意识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严重，对国外劳务就业实

标体系（图 1）。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确定风险因

行严格限制，潜在的民族冲突、宗教极端势力或恐怖组

素集、建立风险评语集、确定指标权重集、邀请专家进

织都对战略能源的合作开发利用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风

行评价打分建立评价矩阵等步骤，对中亚战略能源开发

险。

投资风险程度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表 3），并由此得出如

3.2 中亚战略能源合作开发面临着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

等高风险

下风险评估结论。
3.1 中亚战略能源合作开发对我国的能源保障风险不可

低估

在风险等级划分中，1 代表极低风险，9 代表极
高风险，区间内风险等级逐步上升。根据评估结果判

从政治风险分析，国家政权更迭、独裁统治、高

断，中亚法律风险（风险评估值为 6.1670 ，高风险概率

龄运转、家族势力强大、腐败现象普遍、战争及内乱爆

为 64.83% ）属于高风险，海外企业在投资时应该充分

中亚战略能源开发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政治风险 U1

U51

油气管道铺设长度

U43

交通等基础设施

U42

基础设施风险 U5
劳动力资本

恐怖主义活动风险

U33

民族︑宗教︑文化差异

U32

社会风险 U4
通货膨胀率

U31

外汇

U25

G D增
P长率

U24

环境保护要求

U23

经济风险 U3
法律与政策的稳定性

U22

税费制度

U21

东道国对经营的干预程度

U15

矿业权设置

U14

大国外交政策

U13

国际石油垄断

U12

国内管理腐败

国内政权更替

战争或动乱
U11

法律风险 U2

U52

U41

图 1 中亚战略能源开发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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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准则层

准则层风险得分

表 3 中亚战略能源开发投资各级指标层风险评价结果表

指标层风险属性
（极低风险概率，低风险概率，一般风险概率，高风险概率，极高风险概率）

风险指标层

（0.175，0.133，0.225，0.392，0.075）

战争或动乱

39.2%的概率属于高风险

（0.117，0.358，0.208，0.258，0.058）

国内政权更替
政治风险

4.5406
一般风险

35.8%的概率属于低风险

（0.075，0.417，0.425，0.083，0）

国内管理腐败

42.5%的概率属于一般风险

（0.075，0.492，0.300，0.133，0）

国际石油垄断

49.2%的概率属于低风险

（0.050，0.492，0.300，0.158，0）

大国外交政策

49.2%的概率属于低风险

（0.000，0.083，0.175，0.683，0.058）

矿业权设置
东道国对经营的干预程度
法律风险

6.1670
高风险

中亚战略
能源开发
投资风险
评价

税费制度
法律与政策的稳定性
环境保护要求

经济风险

高风险

4.2186
低风险

较高风险

（0，0.292，0.117，0.400，0.192）
40%的概率属于高风险

（0.133，0.183，0.367，0.258，0.058）

46.7%的概率属于一般风险

（0.075，0.100，0.408，0.342，0.075）
40.8%的概率属于一般风险

（0.200，0.242，0.233，0.325，0）
32.5%的概率属于高风险

（0.058，0.525，0.217，0.083，0.117）

恐怖主义活动

交通等基础设施

52.5%的概率属于低风险

（0.050，0.108，0.300，0.300，0.242）
30%的概率属于高风险

（0.117，0.408，0.342，0.133，0）
40.8%的概率属于低风险

（0.150，0.392，0.133，0.325，0）

油气管道铺设长度
一般风险

44.2%的概率属于高风险

（0.075，0.050，0.467，0.333，0.075）

外汇

民族、宗教、文化差异
基础设施
风险

（0.000，0.142，0.417，0.442，0）

40.8%的概率属于一般风险

劳动力资本
社会风险

65%的概率属于高风险

（0，0.283，0.408，0.308，0）

通货膨胀率

4.8687
一般风险

（0.000，0.192，0.100，0.650，0.058）

36.7%的概率属于一般风险

GDP增长率
5.4827
较高风险

68.3 %的概率属于高风险

低风险

39.2%的概率属于低风险

斟酌合同条款，避免陷入法律陷阱，完善双边法律体

32.02%）和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值为4.5406，高风险概率

系，时刻关注东道国法律政策的变动，做好充足准备以

为 28.95%）属于一般风险。

避免损失的发生。经济风险属于较高风险（风险评估值

在法律风险中，法律与政策的稳定性、东道国对经

为 5.4827 ，高风险概率为 36.78% ），海外企业在该地

营的干预程度、矿业权设置以及税费制度均属于中高风

区投资时要时刻关注国际货币汇率的变化，关注东道

险；在经济风险中， GDP 增长率、外汇和通货膨胀率

国的经济态势，掌握经济市场变动趋势以确保投资的

均属于较高风险；在政治风险中，战争或动乱属于高风

安全。社会风险（风险评估值为 4.8687 ，高风险概率为

险，国内管理腐败属于一般风险，国内政权更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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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垄断和大国外交政策属于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

补，尝试建立中国-中亚能源自由贸易区，加强各方在定

劳动力资本和民族、宗教、文化差异属于中高风险，恐

价、通关和关税、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发挥市场

怖主义活动属于中低风险。

机制对中亚能源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18,19]，完善企业连

4 中国与中亚合作开发利用战略能源的风险

通，共建中亚战略能源勘探开采集团，逐步扩大我国与

防控建议

中国与中亚合作开发战略能源要时刻防范风险，从

中亚经贸合作的范围，提高合作层次和水平。
4.3 建立能源战略储备制度，形成国家战略能源联合储

备体系

化解风险、增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角度开展能源的开发

（ 1 ）尽快建立战略铀储备制度。 美、俄、日、欧

利用，可选择贷款换能源、产量分成、联合经营、技术服

盟等国家和地区早就建立了铀储备体系，铀资源（U 3O 8

务、兼并收购、上下游一体化模式等技术合作模式[15,16]，

及浓缩铀等）储备量一般都超过 5 年以上，为稳定、平

采取相应的合作对策。

衡本国天然铀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我国抓紧当前

4.1 明确政府角色，建立副总理级中国-中亚战略能源开

国际市场铀价格低迷的机遇，从国际市场大量购进天然

中亚是中国能源外交的重点区域之一。除了继续发

起国家战略铀储备和企业商业铀储备体系。争取 2020 年

挥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起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优势，

左右达到 3—5 年铀消费量的储备，2030 年实现 5—8 年储

并妥善处理与区域内主要政治力量关系之外，还要根据

备。（2）探索建立能源就地转化机制。突出属地性质，

中亚各国实际情况，坚持“友邻、安邻、富邻”的基本

加快能源的就地转化，改变单纯购买油气资产的方式，

方针，开展务实有效的能源外交。为了推动中国与中亚

开展知识共享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密切合作。（3）建立跨

战略能源合作开发利用并推进跨境互联互通战略通道建

区域能源联合储备机制。 在能源过剩导致能源价格急剧

设，借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的副总理级中俄投资合作委

下跌时，我国可与中亚各国协商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油气

员会、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协调机构[17]，建议成立中国-

资源进行本地化储备。

发协调委员会

中亚战略能源开发合作的副总理级协调委员会，主席为
各国副总理级别官员，副总理会晤每年举行 1 次，并在

铀、铀浓缩物、四氟化铀和浓缩铀等多种铀产品，建立

4.4 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中亚能源开发战略运输通道建设

强化战略能源勘探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争取用

中国与中亚五国轮流举行。副总理级协调委员会具体负

20 年时间把中亚地区建成我国最大、最可靠、最现实的

责组织重大能源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推动建设国际

境外油气供应基地。近期主要是促进和加快我国与中亚

运输走廊，实现货物快速通关，促进欧亚交通运输可持

各国天然气管网建设，特别是中土、中乌天然气管线建

续发展。

设。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方面的

4.2 发挥地缘区位优势，设立中国-中亚能源自由贸易区

资本，主动设置油气企业海外风险勘探基金与海外并购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独特的地理区位优

基金，以此来拓展海外投融资途径；发展能源金融，促

势和对中亚各国经济社会固有的亲和力，鼓励和支持中国

进资金融通，建立中亚战略能源期货交易市场。着重引

各类企业、资本进入中亚开展广泛经贸活动特别是油气合

导并支持一些非常规油气及深海油气资源方面的国际化

作项目。综合考虑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构

合作；针对油气企业海外大型投资项目实施监督决策，

建我国陆路能源资源大通道，建立稳定、安全、经济、多

积极提供相关的科学咨询，尽可能把油气企业海外投资

元的国家全球能源资源供应体系，促进经贸和能源产业互

的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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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人文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最大限度降低战略

达 6000 亿立方米 . [ 2017 - 05 - 21 ]. http://www.chinanews.com/

受地理、民族、宗教、文化和历史等诸多因素影

7 腾讯财经. 中国增加中亚天然气进口需求. [2014-11-22]. http://

能源开发合作风险

响，我国与中亚国家迫切需要创新人文合作方式，拓展
人文合作空间，提高人文合作水平，以化解隔阂，增进
互信。建议在上海合作组织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下的人文合作应继续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团
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
神”。要去官方化，设立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合作的长效
机制，促进政党、议会、企业、大众媒体、学术机构、
部族长老、非政府组织和驻外机构等不同社会群体的沟
通，营造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友好氛围。逐步将人文
合作从展会、演出、文化节和运动会等“小文化”层面
提升到科技、出版和学术等“大文化”层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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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nd Prevention Suggestions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 in Energ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with Central Asia in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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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Asia is the strategic hub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enrichment zone for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and one of the key areas for superpower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game. It is also the nearest base for China’s strategic
energy priority protec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oil, natural gas, and uranium) in Central Asia are
characterized by “two large and two small” features, which means large reserves, small volumes, large volume of exports, and small volume
of self-consumption. The security degree of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energy resources for China varies greatly.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s external dependence of oil, natural gas, and uranium deposits are estimated to reach 80%, 55%, and 70% in 2030,
respectively, which the exports of the Central Asia’s oil, natural gas, and uranium deposits to China are 7.9%, 40.7%, and about 65% in the same
period,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politics, economy, policies, laws, and socio-culture in Central Asia, the legal,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infrastructural risks facing China's and Central Asia's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mong them, the legal risk belongs to the highest risk, the economic risk belongs to the higher risk, while
the social risk and the political risk belong to the general risk.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 to develop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must
always guard against risk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fusing risks,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achieving mutual benefits,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clearly defined and policy communication needs to be guaranteed, while a strategic energy developm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at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level is also necessary to be established. Secondly,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Central Asia
Energy Free Trade Zone and take the advantag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ird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ategic transport corridor
for energy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Fourthly, establish a strategic reserve
system for energy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national strategic energy joint reserve system. Last but not least, strengthen humanistic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people connect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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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energy, security degree, security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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